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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代代极地工作者拼搏奉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在2023年，我国极地科考完成一场壮举——首次实现了同一次内陆考察完成中山站-冰穹A断面所有站点考察，也创造了我国内陆考察历史上的单次内陆冰盖考察76天的最长时间纪录。中国气象报始终密切关注极地科考，当勇者归来，迅速对参加科考的气象科研工作者进行深入采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第一视角展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冰雪旅程。作品兼顾微观与宏观表达，既捕捉到实在而丰富的细节让人如临现场，又从一位科考队员、一队科考人关照到几十年来中国极地探索勇毅前行的历程；兼具科研成果与科考精神表达，既展示了具体的科考工作和成果，体现科技自立自强，又注重对科考人员精神风貌的刻画，诠释了我国极地工作者胸怀“国之大者”和家国精神的内核；作品虚实结合得当，文笔平实生动，情感细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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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聚焦南极科考重大主题，深度挖掘科考故事，通过中国气象报、中国气象新闻网及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和新媒体等全媒体立体传播，获得十余万关注。作品深度挖掘科考人员的故事，在行业内树立了优秀典型，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凸显了媒体的正向舆论引导、主流价值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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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工程师、中国第39次南极内陆考察队优秀队员 田彪
撰文/赵晓妮 张艺博

泰山昆仑都在前头，等咱们好久
那些生死相伴最美的旅途
像极昼太阳在天空中永远发光
——2023年1月3日，田彪写于南极昆仑站

6月5日，北京，夏日太阳变得火热。下午，田彪和同事抓紧时间讨论了第三届中国极地青年论坛筹备情况。6月13日论坛就要召开，届时会邀请不少极地专家前来。
前不久，田彪完成中国第39次南极考察任务返回北京。在南极长得很长的头发，本来不舍得剪，一直扎成小辫儿，“感觉跟了我一路，又挡风又遮雪的。”他说，“这一趟，对头发都有感情了。”直到“五一”假期后，妻子说，每天早上扎辫子也挺麻烦的，剪了吧。田彪这才把长发剪掉。
此时，南极正在进入极夜，太阳始终盘旋在地平线上的日子逐渐远去。“现在想想甚至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田彪和科考伙伴聊起，对方也说：“彪哥，感觉像做了场梦一样。”
这当然不是梦，而是一场壮举：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2月25日，我国首次实现了同一次内陆考察完成中山站-冰穹A断面所有站点（中山站出发基地、泰山站、昆仑站、格罗夫山）考察，同时也创造了我国内陆考察历史上的单次内陆冰盖考察时间最长纪录——76天。
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的田彪，是此次任务16名队员中唯一一名气象工作者。今天，我们来听听他在南极大陆疾行3570千米中发生的故事。

一路向南
这是我第二次去南极。
我读研的方向就是极地大气环境，可能有人觉得极地气象研究比较冷门，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极地考察较西方国家起步晚，但自1984年中国人建起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卞林根等4位前辈就参加了长城站科考。从1996年起，气象科考开始“进军”南极内陆。2014年和2017年，我国相继建成南极泰山气象站和南极昆仑气象站，已经拥有在全南极进行超低温自动气象观测的能力。现在，中国在南极冰盖上已有24个气象观测站运行，数量仅次于美国。
我去过珠峰和北极，还参加了第35次南极考察，但那次没有进入南极内陆。在第39次南极考察中，气象部门第一次得到一个去内陆考察的名额，本来我们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所长丁明虎要去，我是备选。后来他有事去不了，我就获得了这次宝贵机会。
参加第35次科考时，我家人非常支持。但南极毕竟被称为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地方，这次又要去内陆，我妈不是很乐意，我爸也没说支持，我媳妇儿很理解，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积极争取。
2022年10月31日，我在朋友圈发了“明日启航，明年再见~”就乘上“雪龙”号，从上海浦东码头出发，一路奔向南极大陆。

11张合影：我和气象站
2022年12月12日正式出发，这次南极内陆科考要一次性执行昆仑站、泰山站和格罗夫山3个区域考察任务，对于我国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南极科考窗口期非常短，历次内陆考察时间均未超过80天，这对考察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有任务时间都要卡紧，白天12小时急行军、晚上扎营摸爬滚打工作，是正常的状态。
我们有16名队员，我是4名科研人员之一。这次的气象任务主要有两个：对于东南极冰气相互作用观测与模拟研究任务和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技术试验。
实际上，这两个任务要拆解成大量非常细的工作，比如沿途每隔约100千米有一个气象站，需要对其标校观测；需要新架设三个自动气象站；沿途用无人机获取资料；施放探空气球；每隔300千米进行大气采样，等等。
在南极，几乎每一件事的完成难度都会加倍。南极的天气状况非常糟糕，去程基本是爬坡，我们拖着物资每天只能前进七八十千米。一般是早上8点拔营，晚上8点扎营。每天扎营后，简单吃一点饭，我就开展观测和试验，需要从零开始一件一件搭设备做试验，第二天早上要提前两个小时把装备全部“归零”收拾好，不耽误大部队出发。
这绝对是对我心理的考验。在暴风雪中，这个过程就像搭建、拆除大型乐高，建起来、“咔”地全部打散，每天都重复，其实挺崩溃的。有时候雪橇被雪盖住了，甚至不知道装备在哪个箱子里，得先铲雪找设备才能开工。后来，我干脆把所需设备拿到床上，白天用被子裹好捆扎。所以，在内陆考察队，我的床可能是最乱的。
但是，也有骄傲时刻。一路上，前辈建起的气象站，是内陆考察队行驶途中的“活地标”。因为我们这么多气象站均在坚持运行着。
我知道这些气象站，都是前辈一点一点向前推进建设的。我知道它们由谁建设，我还认识一些建设者，比如丁明虎所长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荣幸成为一名新的建设者，这也离不开队友的帮助。1月22日，在搭建Panda700超低温自动气象站时，全队一半多的人过来帮我，雪坑里都站不下了。那晚风很大，几个人干了一会儿手就感觉要冻僵了，但都坚持到凌晨建完气象站。那天我是戴着雪镜含着泪建站的。
我跟路途中的每一个气象站合影，并力所能及维护我能维护的。这11张合影，不了解的人可能觉得有点搞笑：每张看起来都差不多，冰天雪地里，一个小小气象站，还有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但对我来说，我能认出每一个气象站，记得我与它们的故事。希望它们能一直坚持下去。

新年第一天“昆仑升旗手”
中国南极站点选址非常有代表性——冰穹A是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海拔4100米，下面冰层厚度可达3000多米，冬季气温经常低于零下80摄氏度，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中国在此区域建设了昆仑站。
2022年12月29日，内陆科考第19天，我们抵达昆仑站。
很多人想不到，虽然路途中都是狂风，但冰穹A位于冰盖最高点，反而由于盛行下沉气流，风并不大。这是个真正的冰雪世界，太阳在地平线上盘旋，一切显得平静而纯粹。
这里有个传统，每个到达的科考队都会举行一场升旗仪式。我们刚好赶在元旦前后，便定好2023年1月1日新年那天举行仪式。每个人都想获得当升旗手的机会。
升旗前一天下午，队长姚旭检查发现国旗杆旗绳已经风化粉碎，需要更换新绳子，他喊我：“大熊（队长给我起的外号），走，带你坐电梯。”
我说：“坐啥电梯？”
其实是用南极重型雪地车把我吊起来，升到旗杆顶处，把绳子挂上。
我说：“坐电梯可以，明天升旗，我想当升旗手。”
姚队说：“行，让你当！”
2023年1月1日，我做升旗手，队友曾应根申请做护旗手。现场没有准备国歌音频，也没有音响，我们就一起唱国歌。我先大声领唱，大家也跟着开始唱，节奏有快有慢，但是现场很感人。
这次，我特意带了一个红色探空气球，升旗以后，大家写下了祈福的话，全队一起放飞了这只气球。我写的话很简单，祝愿父母和妻子身体健康。
这天，我们还拍摄了76天行程里唯一一张16人都在的“全家福”。因为一路上项目任务很多，涉及大气、天文、冰川相关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往返均需要沿途搭建、修理维护诸多设备，聚齐的机会并不多。

在南极写下第二首歌
我们在昆仑站忙活了两周多，1月17日踏上回程。途中，我和另外5名队员按照计划前往格罗夫山地区。
之前已经一路领略到南极内陆天气的变化无常，白化天暴风雪肆虐。在茫茫世界中，只能沿着GPS导航走。如果遇到白化天加暴风雪，那就是开启地狱模式，出舱门都是生存挑战。到格罗夫山区域的路比我想的危险得多，必须要经过密集的动力裂隙区。我们6人小队开两辆雪地车，每辆雪地车后面拖着雪橇车。这段路程，车速要慢，但确定前方裂隙后，则需要开足马力，飞跃过去。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1月28日，我们遇到两个巨大的冰裂隙，宽度最多达到两米。姚队参加过十余次南极考察，经验丰富，耐压力很强。他先开第一辆车挂着雪橇车“飞过去”，然后把雪橇车解开，再“飞回来”，铲出一个雪坡，再带第二趟车“飞过去”。
虽然在格罗夫山地区，我们六人生活很艰辛，没有厨师，没有厕所舱，取水则需要凿取蓝冰融化，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到2月8日。在这期间，我还完成格罗夫山气象新站的搭建工作，与国内联系后，确认气象站数据回传。
不过，格罗夫山地区的天气越来越差，暴风雪要来了。2月8日的工作持续到9日凌晨4点，结束工作我们必须立刻拔营。9日夜里12点左右，我们6人终于与大部队胜利会师。所有队员都在营区460千米处等着我们，大家热泪盈眶，相互拥抱，甚至感动到不敢看队友的眼睛，怕控制不住情绪。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晦暗，短暂的窗口期很快就要结束了，2月25日，我们回到中山站，完成了长达76天的内陆考察。
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出发时，我带了47个箱子差不多3吨重的气象物资。我新架设了3个自动气象站，对已有气象站完成标校，执行无人机作业20多次，放了12次探空气球，采集了大量积雪与大气样品。
出发时，我90公斤，这一趟瘦了15公斤，头发和胡子都变长了，同事见了我说，彪哥成野人了。
极昼将要结束，2月28日，离开南极前，我在中山站第一次看到绚丽的极光，那美丽让人难忘。
我很喜欢音乐，参加第35次科考的时候，曾写过一首《献给南极的歌》。我们在回来的聚会上全队合唱过，还一起录了视频。
其实，在昆仑站，我又写了在南极的第二首歌《我的内陆兄弟》，我将它写在第39次南极内陆考察队昆仑站纪念路标牌上，怀念16个兄弟在南极度过的这76天。这首歌还没有唱过，希望昆仑站每一缕轻风的吹拂，都似我在为你轻声歌唱。

